
专题研究

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

[南苏丹] 勒本内尔森莫洛 著　 沈晓雷 编译∗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南苏丹独立以来ꎬ 该国国内一直暴力冲

突不断ꎮ 当前ꎬ 南苏丹和平进程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 以伊加特

为主的外部调停者没有能够持续向长期诉诸暴力的主要派别施加足够的

压力ꎬ 以此让他们履行承诺ꎮ 为解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爆发的暴力冲突ꎬ 南

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 ２０１５ 年签署了 «解决

南苏丹冲突协议»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该国首都朱巴爆发了流血冲突ꎬ 南苏

丹再次陷入暴力横行的境地ꎮ 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努力息息

相关ꎬ 联合国、 非盟、 伊加特等国际或地区组织ꎬ 美国和中国等域外国

家都对南苏丹的和平进程做出了相应努力ꎮ 南苏丹和平进程的未来命运

仍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ꎬ 对于南苏丹来说ꎬ 该国与美国和中国的

合作尤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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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独立以来ꎬ 国内暴力冲突频发ꎮ 南苏丹政府无力自

主化解冲突ꎬ 有些领导人ꎬ 尤其是南苏丹政府的领导人认为ꎬ 有可能通过军

事途径来解决问题ꎬ 这也是他们不断违反停火协议的原因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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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世界大国乃至国际组织也没能促使政府与反政府力量有效履行 ２０１５ 年

签署的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忠于基尔总统的军队与支持

前副总统马沙尔的军队在首都朱巴交火ꎬ 南苏丹由此爆发新一轮的国内暴力

冲突ꎮ 毫无疑问ꎬ 南苏丹的独立还没有产生南苏丹人所期待的结果ꎮ 回想南

苏丹独立当天ꎬ 当全新的国旗在埋葬着已故领导人约翰加朗德马比奥

尔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ａｎｇ ｄｅ Ｍａｂｉｏｒ) 博士的朱巴自由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ꎬ 南苏丹人

流下了喜悦的泪水ꎬ 因为这标志着他们终于从原苏丹①成功分离而获独立ꎮ 然

而ꎬ 令人难过的是ꎬ 没过多久ꎬ 这种喜悦的泪水就变成了痛苦的泪水ꎬ 因为

这个新生的国家再次陷入了暴力冲突之中ꎮ 由此看来ꎬ 反抗以原苏丹政府为

目标的战争并没有因为新生政权的诞生而终结ꎬ 与之相反ꎬ 这一战争遗产在

南苏丹持续的暴力与暴政中死灰复燃ꎬ 南苏丹普通民众并未真正生活在和平

与安全的环境之中ꎮ
基于南苏丹当下内战频仍的情势ꎬ 本文将据此梳理外部力量协调下南苏

丹的和平进程ꎬ 探究外部世界 (重点是世界和地区大国及联合国) 在调解当

前南苏丹冲突问题与推进和平进程采取的举措和发挥的作用ꎬ 讨论国家实现

战后持久和平的必由之路———权力分享问题ꎮ

外部协调下的南苏丹和平进程

来自国际社会和地区大国的压力一直是影响南苏丹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

之一ꎮ 有些时候ꎬ 世界大国会借助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来推动各方停火及维

持和平与安全ꎮ 包括非洲联盟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以下简称 “伊加特”)
在内的区域性组织ꎬ 在和平谈判与维护安全中正日益发挥重要作用ꎮ 从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原苏丹和南苏丹签署的有关重大和平倡议ꎬ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

重要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ꎮ
(一) «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定»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５５ 年ꎬ 原苏丹南部地区的叛军以武力反抗原苏丹政府ꎬ 战争第一次降

临到该地区人们的头上ꎮ 直到 １９７２ 年ꎬ 原苏丹政府与苏丹南方的阿尼亚尼亚

(Ａｎｙａｎｙａ) 叛军签署了 «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定»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Ｐｅ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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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苏丹在此是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南苏丹脱离出去之前的苏丹ꎮ 苏丹南部地区在脱离后成为南苏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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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从而结束了长达 １７ 年的内战ꎮ 据统计ꎬ 共有 ５０ 万人在内战中死

亡ꎬ 另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流离失所ꎬ 前往其他国家ꎬ 尤其是到乌干达避

难ꎮ① 距战乱地区较远的国家因感受不到战火的硝烟ꎬ 通常不会聚焦原苏丹内

战ꎬ 因此此次内战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过多的关注ꎮ
在埃塞俄比亚已故领导人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支持下ꎬ 交战双方在亚的

斯亚贝巴举行了谈判ꎬ 并最终签署了 «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定»ꎮ 海尔塞拉

西还充当了该协定的担保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这场谈判主要是在世界基督教

会联合会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的调停下举行的ꎬ 即交战双方是在苏

丹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游说下ꎬ 接受了其伙伴组织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和全非

基督教会联合会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作为冲突的调解者ꎮ② 随

后ꎬ 全非基督教会联合会的秘书长伯吉斯卡尔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Ｃａｒ) 教士成了教

会一方的首席调解者ꎮ
原苏丹南部地区恢复和平之后ꎬ 在联合国的帮助下ꎬ 战争的受害者从邻

国返回了家园ꎮ 许多非政府组织也进入原苏丹南方自治区ꎬ 为重返家园的人

设立重建与发展项目ꎬ 并为冲突和解提供支持或相关服务ꎮ 事实证明ꎬ 在当

时原苏丹政府财政存在困难且主要依靠美国援助的情况下ꎬ 这些干预措施对

于维持该国正常的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ꎮ 具体而言ꎬ 在南部地区ꎬ “外国

机构接管了当地政府的许多职能ꎬ 其中包括教育、 卫生保健、 供水、 农业推

广、 道路维修等方面”ꎮ③

该协议对加法尔尼迈里 (Ｊａｆｆａｒ Ｎｉｍｅｉｒｉ) 政权大有裨益ꎬ 他也因此而被

南方人视为和平的缔造者ꎮ 非洲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将该协议视为一项重大的

成就ꎬ 认为它可以成为和平解决非洲大陆暴力冲突的典范ꎮ 然而ꎬ 尼迈里总

统更关心的是如何继续掌权ꎮ 当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人ꎬ 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

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时候ꎬ 他屈从于他们的愿望并背弃了和平协定ꎮ 由此ꎬ
战争硝烟于 １９８３ 年再次燃起ꎬ 并肆虐了 ２０ 多年之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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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Ｓｃｏｔｔ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ꎬ Ｍ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Ａｔ Ｗａｒ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 Ｓｕｄａｎꎬ ａｎｄ Ｒｗａｎｄａ: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０

此信息源于作者在南苏丹与一位主教的私人交流ꎬ 此人曾担任总部位于喀土穆的苏丹基督教

联合会的领导人ꎮ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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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面和平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１９８３ 年ꎬ 因尼迈里政权违反 «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定»ꎬ 将实行自治的

南方重新划分为 ３ 个省ꎬ 随后又在整个国家实行伊斯兰教法 (Ｓｈａｒｉａꎬ 沙里亚

法)ꎮ 原苏丹南方人坚决反对伊斯兰教法ꎬ 因为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居民信奉

基督教或传统宗教ꎮ 在他们看来ꎬ 原苏丹一旦实行伊斯兰教法ꎬ 他们就会沦

落成为二等公民ꎮ 因此ꎬ 原苏丹南方再次发动兵变ꎬ 由 «亚的斯亚贝巴和平

协定» 所带来的相对和平就此终结ꎮ
与原苏丹第一次内战不同ꎬ 该国第二次内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这场战争ꎬ 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原苏丹战区民众

蒙受了深重的灾难ꎻ 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奥马尔巴希尔政治力量的崛起与当

政ꎻ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跨国公司在当地开采石油等ꎮ 当时ꎬ 中国油企在苏

丹开展了广泛的经营活动ꎬ 当西方国家都在摒弃原苏丹政权的时候ꎬ 中国政

府成为该合法政权的主要支持者ꎮ 这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ꎮ
于是ꎬ ２００５ 年ꎬ 巴希尔总统领导下的原苏丹政府与约翰加朗领导下的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或称苏丹人民解放军) 经过和平谈判而最终签署了历史

性的 «全面和平协议»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ꎮ 实际上ꎬ 最终

签署 «全面和平协议» 的谈判由伊加特所主导ꎬ 并在资金等方面获得了美国、
英国和挪威所谓 “三驾马车” 的重大支持ꎮ 然而ꎬ 从本质上而言ꎬ 这是政府

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双边谈判ꎬ 其他政治组织虽然也参与了谈判ꎬ 但起决定

作用的却是交战双方ꎮ 当时ꎬ 一些人士呼吁调解者将其他与之相关的人也纳

入谈判进程ꎬ 但并没有被采纳ꎮ «全面和平协议» 的签署标志着原苏丹第二次

内战结束ꎮ
协议的签署因此使双方在接下来的政治安排中处于了突出的位置ꎮ 尽管

如此ꎬ 它还是受到了苏丹南方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欢迎ꎬ 因为其包含了民族自

决方面的内容ꎮ 苏丹南方的许多人已经厌倦了战争ꎬ 并希望在他们所生活的

地区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ꎮ 该协议无异于将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遭受了巨

大苦难的南方人从战火中解救了出来ꎮ 在此之前ꎬ 已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杀

害或被迫流离失所ꎮ
尽管该协议在原苏丹南方获得了广泛的支持ꎬ 但也有许多持有不同看法

且可能对其造成破坏的势力存在ꎮ 还有一些人和部分组织对该协议并不满意ꎬ
认为其缺乏包容性ꎮ 原苏丹北部长期被边缘化的人们尤其感觉自己处于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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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位置ꎮ 事实上ꎬ 达尔富尔地区有些支持主要以南方为根据地的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的人ꎬ 决定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ꎬ 他们为此在该地区发动的大

规模叛乱一直延续至今ꎮ 因此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ꎬ «全面和平协议» 与苏丹

北部地区暴力活动的升级具有密切的关系ꎮ
事实上ꎬ 如果没有来自国际社会ꎬ 尤其是美国乔治布什政府的压力ꎬ

可能根本就不会签署该协议ꎬ 更不用说协议的实施了ꎮ① 当然ꎬ 许多南方人因

布什总统在签署 «全面和平协议» 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对他感激涕零ꎮ 那么ꎬ
美国政府为什么在原苏丹积极推动双方停火呢?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其所谓

的 “反恐战争”ꎬ 因为 “九一一” 事件的主谋奥萨马本拉登曾于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６ 年盘踞于此ꎮ② 在为本拉登提供安身之处后ꎬ 巴希尔总统面临

着被美国打击的风险ꎮ 为了避免遭受打击ꎬ 他选择在谈判进程中与美国保持

合作ꎬ 并最终同意了 «全面和平协议»ꎮ 这是当时巴希尔总统同意签署该协议

的部分原因ꎮ
中国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原苏丹的制裁行为以及对国际刑事法院起诉

苏丹总统巴希尔问题ꎬ 一直持保留态度ꎬ 与美国存在诸多分歧ꎮ 因为中国在

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ꎬ 所以美国很难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巴希尔政

权的决议ꎮ 事实上ꎬ 中国认为对巴希尔政府施压或制裁ꎬ 不利于达尔富尔问

题的解决ꎬ 从而大力支持在达尔富尔地区恢复和平的努力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政

府设立非洲事务特别代表ꎬ “旨在加强中国对非工作、 密切中国与非洲国家和

地区组织的联系、 促进中非关系不断发展”ꎮ③ 中国政府的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在达尔富尔和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总体而言ꎬ 美国和中国对交战双方促和提供了支持ꎬ 联合国安理会在最

终签署 «全面和平协议» 的和平进程中并没有发挥重大作用ꎬ 起决定因素的

仍在于内部因素ꎬ 即交战的直接面对方———原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ꎮ 可以

说ꎬ 和平谈判的成功及 «全面和平协议» 的签署是美国外交借助伊加特所取

得的一项重大胜利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联合国在随后派出了维和部队ꎬ 以确保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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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得到贯彻实施ꎮ 不仅如此ꎬ 随着和平谈判走向成功ꎬ 中国逐渐开始与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进行接触ꎬ 并在 «全面和平协议» 签署后ꎬ 同意向原苏丹

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ꎬ 毕竟中国也需要持久的和平来保护其在曾被苏丹人民

解放运动宣布为军事打击对象的巨大石油投资产业ꎮ «全面和平协议» 签署

后ꎬ 叛军与巴希尔政权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ꎮ 就此而言ꎬ 中国并没有改变其

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ꎮ
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困难ꎬ 但 «全面和平协议» 的实施仍然取得

了一些重大的成果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苏丹南方举行了历史性的全面公投ꎮ 这简直就

是一场盛会ꎬ 而非政府组织则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ꎮ① 这些组织游说普通

民众为分离投票ꎬ 这正是许多南方人长久以来的梦想ꎮ 以青年分离组织

(Ｙｏｕｔｈ ｆｏ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为例ꎬ 它在朱巴动员了大批民众ꎬ 并鼓励他们参与到支

持原苏丹南部分离活动之中ꎮ 原苏丹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也积极支持这些非政

府组织的活动ꎬ 因为他们也赞同及时且和平地进行民族自决ꎮ
全民公投得以平稳进行ꎬ 南苏丹共和国在 ２０１１ 年诞生ꎮ 毫无疑问ꎬ 美国

的支持对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的诞生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 管理这个

国家要比领导者所预期的困难多得多ꎮ 关键问题在于ꎬ «全面和平协议» 时期

所遗留下来的问题ꎬ 如划分边界和分配石油收入等导致了南苏丹与苏丹之间

关系恶化ꎬ 石油产量大幅下滑ꎬ 并最终爆发了边境冲突ꎮ 联合国安理会迫使

这两个国家停止敌对行为并进行谈判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为了结束冲突和恢复

这两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ꎬ 这次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合作ꎮ
就南苏丹内部而言ꎬ 其高层领导人在独立后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ꎬ

而他们大多缺乏治国经验ꎮ 如此一来ꎬ 普通民众逐渐开始对国家将要走向何方

提出了疑问ꎮ 腐败日益猖獗ꎬ 平民百姓越来越没有渠道对他们的领导人提出质

疑ꎮ 事实上ꎬ 教会领袖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人士曾多次呼吁: 希望南苏丹领导

人能引领国家远离冲突危险的深渊ꎬ 但这些呼吁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回应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这个国家再次陷入暴力冲突之中ꎬ 普通民众再次蒙受沉重的苦难ꎮ

(三)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２０１５ 年)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导致南苏丹再起战争ꎮ ２０１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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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２ 月ꎬ 曾被基尔总统任命为副总统的马沙尔在国民军发生内讧后逃离了首

都朱巴ꎮ 基尔总统随后指控他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发动政

变ꎮ 马沙尔拒绝承认这一指控ꎬ 坚称这只是执政党压制改革呼声的幌子ꎮ 于

是ꎬ 马沙尔动员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ꎬ 其武装人员主要来自南苏丹的第二

大部族努尔人ꎮ 这支武装力量随后向朱巴进发ꎬ 旨在赶走忠于基尔总统的军

队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基尔总统为丁卡族人ꎬ 而丁卡族是南苏丹最大的部族ꎮ
由于伊加特的成员国乌干达部署在南苏丹的部队及时干预ꎬ 基尔政权没

有被推翻ꎮ 据说马沙尔的军队也从伊加特的另外一个成员国苏丹那里获得了

武器ꎮ 例如ꎬ 南苏丹前总参谋长詹姆斯霍茨 (Ｊａｍｅｓ Ｈｏｔｈ) 将军曾表示ꎬ 喀

土穆支持马沙尔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ꎮ① 在伊加特的领导下ꎬ 经过几周的谈

判ꎬ 交战双方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达成停火协议ꎬ 但这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ꎮ 各

方本计划于 ３ 月 ２０ 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重启实质性的和平谈

判ꎬ 但这一谈判直到 ３ 月 ２５ 日才正式开启ꎮ 和平谈判之所以被延迟ꎬ 是因为

谈判各方尤其是政府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ꎮ 政府希望参加谈判的人仅限于交

战双方ꎬ 并声称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ꎬ 就会抵制谈判ꎮ②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基尔总统和马沙尔在亚的斯亚贝巴

签署了一份需要停火和制定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路线图的文件ꎮ 由于石油产

量急剧下滑和叛军威胁完全破坏石油生产ꎬ 南苏丹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尤为

巨大ꎮ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ꎬ 尽管伊加特各成员国仍在向交战双方施加压

力以期结束战争ꎬ 但南苏丹交战双方之间的和平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

展ꎮ 双方此前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基本被搁置一边ꎮ 为了向交战双方施加更大

的压力ꎬ 伊加特和非洲联盟决定加大和谈的力度ꎮ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

定在伊加特的领导下设立一个新的谈判机制ꎬ 或曰 “伊加特 ＋ ５” 机制ꎬ 即将

卢旺达、 尼日利亚、 南非、 乍得和阿尔及利亚等 ５ 个非洲国家纳入ꎬ 希望借

此推动谈判的进展ꎮ 和平谈判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重启ꎮ 然而ꎬ 由于基尔

总统决定不再前往亚的斯亚贝巴ꎬ 而是派遣其他人前去谈判ꎬ 此次和平谈判

０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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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胎死腹中ꎮ 有鉴于此ꎬ 美国警告南苏丹政府将会对其进行制裁ꎮ 除此之

外ꎬ 非政府组织如非洲基督教会联合会也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双方爆发冲突之

前呼吁各方接受调停ꎬ 但都无果而终ꎮ
对于南苏丹而言ꎬ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 南苏丹经济的急剧下滑进一

步加重了人们的灾难ꎮ 暴力活动的重新抬头严重打击了南苏丹的经济支柱石

油产业ꎮ 由于许多油井被破坏或关闭ꎬ 南苏丹的石油产量几乎下降了一半ꎬ
日产量仅约 １６ ５ 万桶ꎬ 而这恰好又碰上了全球油价下跌情势ꎮ 这使南苏丹政

府极为焦虑ꎬ 因为它需要将大量的资源用于战争ꎮ
石油产业的问题也对在南苏丹的中企产生了影响ꎬ 这些企业因此遭受了

重大损失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ꎬ 南苏丹政府所采取的其中一项举措是劝说苏

丹重新评估两国之间关于石油输送费用问题的协议ꎬ 因为其石油经苏丹领土

输往出口目的地所需的费用过于高昂ꎮ 南苏丹前石油和矿产部长斯蒂芬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ａｕ) 曾指出ꎬ 南苏丹每运输一桶石油ꎬ 需要向喀土穆支付 ９ 美元的

管道费ꎬ 另外还要向喀土穆另付 １５ 美元ꎮ① 南苏丹独立的时候ꎬ 国际油价为

每桶 １００ 美元ꎬ 但现在油价已经降到了每桶 ５０ 美元ꎮ 此外ꎬ 产油地区及其所

属的州还要分走 ３％ 和 ２％ 的石油收入ꎬ 如此一来ꎬ “中央政府就所剩无几

了”ꎮ② 因此ꎬ 斯蒂芬道 “呼吁国际社会考虑推动南苏丹与苏丹重新就石油

问题进行谈判”ꎮ 他还进一步表示ꎬ 国际社会曾介入ꎬ 要求南苏丹拯救苏丹经

济免于崩溃ꎬ 因此现在 “国际社会也需要对南苏丹加以支持ꎬ 或者是重新与

苏丹进行谈判以争取较为合理的费用并返还南苏丹 ３０ 亿美元ꎬ 或者是直接向

南苏丹提供财政支持以防止其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ꎮ③

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没有说服苏丹政府降低南苏丹需支付的款项ꎮ 不过ꎬ
南苏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和平谈判进程ꎮ 当然ꎬ
来自美国等大国的压力也在软化各方的态度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ꎮ
如前所述ꎬ 南苏丹政府与叛军在 ２０１５ 年签署了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ꎬ
ＡＲＣＳＳ)ꎮ 南苏丹政府非常不愿意签署协议ꎬ 并且在其中加入了许多此前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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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者驳回的保留条款ꎮ 除此之外ꎬ 南苏丹政府还特别敌视其他希望在推进南

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团体ꎮ 如此一来ꎬ 非政府组织在恢复南苏丹

的和平中基本无所作为ꎮ 南苏丹基督教会联合会与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曾就

此指出: “基督教会曾一直是和平的工具ꎬ 在签署 １９７２ 年 «亚的斯亚贝巴和

平协定» 和 ２００５ 年 «全面和平协议»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ꎬ 但最近以

来ꎬ 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ꎮ” ①

在伊加特的安排下最终签署的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ꎬ 基本上没有将非

政府组织纳入进来ꎮ 事实上ꎬ 交战双方都不愿意让这些组织介入和平进程并

签署协议ꎮ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ꎬ 一方面是因为伊加特并没有像签署 «全
面和平协议» 时那样坚决奉行包容性的原则ꎬ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排他性

组织所开展的游说活动ꎮ
由于南苏丹政府并不完全愿意签署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ꎬ 因此在全面

履行协议中的所有义务方面大打折扣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ꎬ 它拒绝追究在南

苏丹施暴者的责任和伸张正义ꎬ 一些政府高官就曾公开表示反对这么做ꎮ 以

国防部长库尔曼扬居克 (Ｋｕｏｌ Ｍａｎｙａｎｇ Ｊｕｕｋ) 为例ꎬ 他曾宣称新的民族

团结政府对追究责任不感兴趣ꎬ 其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进行民族和解和落实和

平协议ꎮ②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 (“ＵＮＭＩＳＳ”ꎬ 简称 “南苏丹特派团”)③ 人

权事务主管尤金恩多雷 (Ｅｕｇｅｎｅ Ｎｉｎｄｏｒｅｒｅ) 曾强调指出: “由于缺乏实施

转型正义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条件ꎬ 南苏丹将因此面临诸多挑战ꎬ 从而根

本无法对那些在 ２０１３ 年之后的战争中犯下暴行的人进行审判ꎮ” ④

在开出许多空头支票后ꎬ 基尔政府与叛军并未能创造长时段的和平环境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马沙尔的卫队与基尔总统的卫队在总统府外爆发流血冲突ꎬ 战

火随后延伸到了朱巴的其他地区ꎮ 该地区的各个国家并没有紧急且协调一致

地向冲突方施加压力ꎬ 以迫使他们停止流血冲突并重新执行协议ꎮ 与之相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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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特派团在 ２００５ 年苏丹第二次内战结束后建立ꎬ 旨在协助贯彻落实 «全面和平协议»ꎮ
当时它的名字是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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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军一直在开展军事行动ꎬ 并最终将叛军赶出他们在朱巴的兵营ꎬ 叛军被

迫逃往刚果 (金) 的边境地区ꎮ 马沙尔逃到了刚果 (金)ꎬ 后转至喀土穆接

受治疗ꎮ 他的一些部队现在正在刚果 (金) 休整ꎮ 随后ꎬ 基尔总统解除了马

沙尔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建立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中所担任的第一副总统职务ꎬ 改

由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另一位成员塔班邓盖 (Ｔａｂａｎ Ｄｅｎｇ Ｇａｉ) 担任此职

务ꎮ 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在朱巴增派 ４ ０００ 人的区域保护部队ꎮ
战火导致大量平民失去家园ꎬ 新一轮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南苏丹的人道

主义危机ꎮ 成千上万的战争难民被迫前往周边国家ꎬ 尤其是苏丹和乌干达ꎮ
南苏丹特派团副团长乌萨马艾哈迈德 (Ｏｓａｍａ Ａｈａｍｅｄ) 大使表示ꎬ 当战火

在朱巴平息后ꎬ 使馆每天都会收到 ５００ 多份前往苏丹的申请ꎮ① 来自南苏丹的

难民也给乌干达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ꎮ 据报道ꎬ 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以来ꎬ 已经

有 ８ ５ 万多人离开南苏丹ꎬ 从而使南苏丹的难民总数增加到了 ３１ ５ 万人ꎮ②

而另一些失去家园的人并没有逃往其他国家ꎬ 而是在南苏丹的农村地区艰难

度日ꎮ 据称ꎬ 共有 ７ 万多人滞留在离朱巴很近的旺都鲁巴地区的丛林中ꎬ 他

们在那里根本就得不到人道主义援助ꎮ③ 南苏丹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的总数已经

非常庞大ꎬ 其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南苏丹特派团所设立的平民保护点收留ꎮ 此

外ꎬ 这些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还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ꎬ 现主要依靠国

际援助来解决ꎮ 例如ꎬ 美国自 ２０１３ 年南苏丹内战爆发以来ꎬ 已经提供了总额

达 １６ 亿美元的援助款项ꎬ④ 是向南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最多的捐助国ꎮ
南苏丹的局势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ꎬ 因为其负面影响还对周边国家的安

全形势造成了破坏ꎬ 而这些国家当中有些要对南苏丹持续不断的冲突承担一

定的责任ꎮ 据悉ꎬ 乌干达和苏丹分别对交战双方进行了支持ꎮ 乌干达长期支

持基尔政权ꎬ 苏丹因此而经常指责乌干达支持叛军与政府军进行对抗ꎮ 与此

同时ꎬ 基尔政府也一再指责苏丹领导人支持包括马沙尔在内的叛军来推翻其

统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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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政府和苏丹政府最近均承认在支持对方的敌人ꎬ 不过ꎬ 他们正在

寻求重新建立友好关系ꎮ 由于巴希尔总统收留了马沙尔ꎬ 南苏丹尤其希望改

善与苏丹之间的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南苏丹新任第一副总统塔班邓
盖在几名部长的陪同下访问了喀土穆ꎮ 随行的库尔曼扬居克将军在一场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苏丹在南苏丹对一些武装叛乱给予支持ꎬ 南苏丹也在支

持苏丹的武装叛乱分子与政府军进行对抗ꎮ 我们同意ꎬ 我们应该终止对这些

武装组织的支持ꎬ 以此促进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ꎮ” ①需要深思的是ꎬ 这

并非两国第一次承诺不再支持对方国内的叛军ꎬ 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否得

到改善ꎬ 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ꎮ

国际社会推进南苏丹和平进程的举措及影响

在当前情况下ꎬ 南苏丹的和平进程需要国际社会的推动ꎬ 除非洲地区内

部的地区组织之外ꎬ 来自外部的推动南苏丹和安问题解决的力量主要包括以

下三方面:
(一) 西方大国

美国官员对南苏丹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重启战火非常恼火ꎬ 对此他们曾讨论

要对南苏丹的那些破坏和平努力和加剧暴力冲突的人、 机构或部门进行有针

对性的制裁ꎮ② 这反映了美国领导人ꎬ 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对基尔总统和马沙尔

的失望至极ꎮ 与此同时ꎬ 英国及其他欧盟各国也威胁要对南苏丹进行制裁ꎬ
希望以此推动该国的和平进程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西方国家对南苏丹的

交战双方就提出了严重警告ꎮ 美国、 英国、 挪威和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

示: “如果 (南苏丹) 政府或任何其他方面试图破坏和平进程和拒绝伊加特各

成员国领导人 (的调停)ꎬ 他们将承担严重的后果ꎮ” ③这一威胁或许有助于规

劝交战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ꎬ 但他们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ꎮ
为了兑现其制裁的承诺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美国不断以违反停火协议和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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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为名ꎬ 对交战双方的指挥官展开制裁ꎮ 此外ꎬ 美国还承诺将会对更多的

人进行制裁ꎮ① 欧盟随后也开始采取制裁行动ꎮ 叛军方面被欧盟制裁的人是已

经登上美国制裁名单的指挥官彼得加戴特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ｄｅｔ) 将军ꎮ 政府方面遭

到制裁的是桑蒂诺邓 (Ｓａｎｔｉｎｏ Ｄｅｎｇ) 将军ꎮ 这些遭受制裁的将军被禁止前

往所有欧盟国家ꎬ 他们在欧盟各国的资产也被冻结ꎮ 南苏丹外交部发言人马

文马克尔阿里克 (Ｍａｗｉｅｎ Ｍａｋｏｌ Ａｒｉｋ) 大使表示ꎬ 制裁是一个 “没有必

要且不公平的决定”ꎮ② 事实上ꎬ 制裁并没有给双方造成重大损失ꎬ 它可能只

是为了警告双方西方国家将会采取进一步严厉的措施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日ꎬ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问朱巴ꎬ 并与基尔总统举行

了会谈ꎮ 基尔总统向克里承诺将与马沙尔举行面对面的会谈ꎮ 克里还威胁马

沙尔说ꎬ 如果他拒绝与基尔总统会面ꎬ “后果将会非常严重”ꎮ 显而易见ꎬ 克

里的警告发挥了作用ꎬ 基尔总统与马沙尔于同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会谈ꎮ
这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对一些关键性问题争执不下ꎬ 其中争议之一是与

政府军并肩战斗的乌干达军队是否应该撤出南苏丹问题ꎮ 伊加特各成员国在

该问题上也存在分歧ꎮ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希望乌干达军队撤离南苏丹ꎮ 当然ꎬ
叛军也坚决反对乌干达军队继续留驻南苏丹ꎮ 但基尔总统是在乌干达军队的

帮助下才保住了政权ꎬ 因此他非常渴望它们能继续留在南苏丹ꎬ 直到他的军队

有能力单独与叛军作战为止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的独立日庆典上ꎬ 他直言道: “在
我们感觉我们的机构足以应对任何攻击之前”ꎬ 乌干达军队不会离开南苏丹ꎮ③

在和平进程缓慢推进的过程中ꎬ 南苏丹的人道主义状况进一步恶化ꎮ 为了

缓解这种局面ꎬ 挪威主办了一次捐助者会议ꎬ 希望借此为改善南苏丹的人道主

义问题筹集资金ꎮ 与会者共同承诺提供 ６ 亿美元的资金ꎬ 但这远没有达到南苏

丹预期的额度ꎮ 美国等西方国家做出了慷慨的承诺ꎮ 美国此前已经捐助了大量

的资金ꎬ 如前所述ꎬ 美国是向南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最多的国家ꎮ
(二) 中国

有趣的是ꎬ 中国虽然在南苏丹进行了巨额投资ꎬ 但并没有参加挪威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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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会议ꎬ 而是在南苏丹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举措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中

国驻南苏丹大使马强与南苏丹特派团时任团长希尔德约翰逊 ( Ｈｉｌｄ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 共同创办了一个新的平民保护所ꎮ 该平民保护所是由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出资兴建的ꎬ 拟在南苏丹特派团的保护下为南苏丹国内流离失所

的平民提供庇护ꎮ① 此外ꎬ 南苏丹特派团还宣布中国将向南苏丹派遣一个营约

８５０ 名军人加入特派团ꎮ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维和部队参加特派团ꎮ 在此之

前ꎬ 中国只派遣过后勤人员和援助人员ꎬ 而从未派遣过能够参加战斗的维和

人员ꎮ
在南苏丹重启战事后ꎬ 与西方国家切断发展援助做法不同ꎬ 中国仍然在

南苏丹做了一些致力于当地发展方面的工作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基尔总

统启动了朱巴机场改扩建一期项目ꎬ 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下文简

称 “中国港湾”) 承担施工任务ꎮ 据报道ꎬ 基尔总统在开工仪式上表示 “一
个国家的形象可以通过它的国际机场看得出来ꎬ 因此如果我们将目前的朱巴

机场称为国际机场的话ꎬ 人们肯定会笑话我们ꎮ”② 与此同时ꎬ 中国港湾向南

苏丹政府捐赠了 １０ 万公斤大米和 ５ ０００ 公升食用油ꎮ③

中国在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中国的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一直在奉劝双方停止战争ꎮ 中国为此还与南苏丹和平进程主导方伊加特保持

了密切合作ꎮ 由于中国与苏丹政府的双边关系比较紧密ꎬ 而苏丹政府被认为

在援助叛军ꎬ 因此中国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尤为关键ꎮ 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

上半年又宣布向南苏丹提供价值 １８９ ９４ 万美元的援助物资 (帐篷、 蚊帐、 毛

毯和越野汽车)ꎮ④

尽管有些南苏丹人对中国人在南苏丹和安问题上的努力并不完全满意ꎬ
但事实上ꎬ 中国确实为之做了很多事情ꎬ 而且还付出了一定的代价ꎬ 这其中

包括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朱巴的战乱中牺牲了两名中国维和人员ꎮ 李磊和杨树朋两

位军人在位于朱巴杰贝尔地区的联合国营地执行任务时ꎬ 乘坐的装甲车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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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炮弹击中ꎬ 他们因此而牺牲ꎮ 他们的 ５ 名战友也在袭击中受伤ꎮ① 中国驻南

苏丹马强大使表示ꎬ 中国还将继续向南苏丹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ꎮ②

(三) 联合国

南苏丹在 ２０１１ 年独立后ꎬ 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改名为南苏丹特派团ꎬ 尽

管其职责范围发生了改变ꎬ 但仍然继续在南苏丹执行任务ꎮ 特派团现在的职

责主要是协助贯彻落实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和保护平民ꎮ 然而ꎬ 执行保

护任务是一项充满危险的任务ꎮ 例如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其中一个营地被武装

分子攻占ꎬ 包括维和人员在内的许多人惨遭杀害ꎮ 此外ꎬ 南苏丹特派团与南

苏丹政府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ꎬ 基尔总统指责特派团犹如一个 “平行” 政府ꎬ
而且还在支持叛军ꎮ 基尔总统的话音刚落ꎬ 便发生了针对南苏丹特派团ꎬ 尤

其是其团长希尔德约翰逊的示威游行ꎮ 游行者高喊口号ꎬ 要求希尔德约

翰逊离开南苏丹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总统发言人阿特尼维克阿特尼

(Ａｔｅｎｙ Ｗｅｋ Ａｔｅｎｙ) 指责南苏丹特派团 “在其位于朱巴的军营中收留忠于前副

总统马沙尔的叛军”ꎮ③ 南苏丹特派团否认了这一指责ꎮ
当南苏丹的安全部门在湖泊州发现由南苏丹特派团护送但贴错了标签的

军事装备后ꎬ 南苏丹特派团与政府关系进一步恶化ꎮ 一些人就此得出结论说

这些武器是要运送给联合州的叛军ꎬ 但南苏丹特派团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ꎮ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随后派遣了一个小组调查此事ꎮ④ 南苏丹特派团此前已就运

送武器进行了道歉ꎬ 且表示这些武器是要交给加纳的维和部队使用ꎮ 他们之

所以从陆上而非空中运输ꎬ 是因为他们与南苏丹政府签署了协议ꎮ 然而ꎬ 南

苏丹政府似乎利用了这一错误来策划针对南苏丹特派团及其团长的示威游行ꎮ
这也令国际社会援助方不快ꎬ 毕竟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在保护那些前往其

营地避难的平民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ꎮ
在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问朱巴之后ꎬ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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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能够不折不扣且迅速地得到执行ꎬ 也对朱巴进行了访

问ꎮ① 在访问期间ꎬ 潘基文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处于南苏丹政府巨大压力之下

的特派团团长希尔德约翰逊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将特派团的

任期从 ７ 月延长到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并规定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平民ꎮ 当时ꎬ 约有

９ 万人在联合国位于南苏丹的营地中避难ꎮ

以权力分享实现南苏丹持久和平及大国的作用

在非洲大陆ꎬ 权力分享是解决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暴力冲突的一种较

为流行的方式ꎮ 在大国或国际组织ꎬ 如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劝或压力下ꎬ
政府一方的领导人会与其敌人分享职位、 携手合作并最终举行选举ꎬ 以期实

现持久的和平ꎮ 许多非洲国家ꎬ 其中包括津巴布韦、 肯尼亚和原苏丹ꎬ 都尝

试了这一解决暴力冲突的方式ꎬ 但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却大不相同ꎮ 以津巴布

韦为例ꎬ 普通民众在罗伯特穆加贝政权与反对党进行权力分享之后ꎬ 并没

有获得真正的和平与安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奥马尔巴希尔政府与约翰加朗所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在权力与财富分享的基础上签署了 «全面和平协议»ꎬ 但该协议最终导致原苏

丹一分为二ꎮ 为解决南苏丹当前的暴力冲突ꎬ 伊加特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ꎮ
与 «全面和平协议» 相类似ꎬ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也是政府与叛军之间

就权力分享所做出的政治安排ꎮ② 根据该协议ꎬ 南苏丹的交战双方将在三年的

过渡期内分享权力ꎬ 并借此而举行大选和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ꎮ 然而ꎬ 迄

今为止ꎬ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的实施并没有带来永久停火这一实现和平的

首要条件ꎮ 由于叛军一方的签署者马沙尔被迫逃往喀土穆避难ꎬ 南苏丹的部

分地区重燃战火并因此而导致许多人流离失所ꎬ 如此一来ꎬ 该协议能否创造

持久的和平与安全ꎬ 也就成了未知数ꎮ
权力分享协议的贯彻实施需要拥有影响力的外部力量对各方施加一定的

压力ꎮ 当然ꎬ 最强大的国家通常能够对非洲弱小的国家施加最大的影响ꎮ 作

为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超级大国ꎬ 美国能够对许多国家施加最大的

８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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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ꎮ 作为另外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大国ꎬ 中国也能凭借其经济实力而对许多

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ꎮ 然而ꎬ 能否有效地利用这些影响来迫使各方真正实现

和平ꎬ 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ꎮ
美国很喜欢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ꎬ 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ꎮ 尽管联合国

安理会不愿意采取行动ꎬ 但美国还是单独抑或在其他愿意采取行动的国家的

支持下ꎬ 对其他国家如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内政进行了干涉ꎮ 然而ꎬ 美国对许

多国家的干涉并没有给当事国带来和平与安全ꎮ 与之相反ꎬ 其干涉在很多时

候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ꎬ 暴力与动乱四处蔓延ꎬ 利比亚和伊拉克就是例子ꎮ
中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ꎬ 这一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与美国的政策大相

径庭ꎮ 中国认为ꎬ 尽管它与一些国家休戚与共ꎬ 但应 “秉持不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 不干涉别国内政、 不强人所难的原则”ꎮ① 中国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来确

保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ꎮ 中国外交部在将这一政策应用到非洲的时候ꎬ 表

述为: “在充分尊重非洲意愿、 不干涉内政、 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ꎬ
为维护和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强同非洲地区组织和非

洲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对话与磋商ꎬ 坚持以发展促和平、 以和平谋

发展ꎮ” ②

中国政府确实在真诚地践行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ꎬ 最明显的例子是其长

期以来一直积极推动非洲大陆的发展ꎮ 在促进非洲发展的过程中ꎬ 中国也付

出了一些代价ꎬ 但这并没有阻碍其为非洲的发展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ꎮ 例如ꎬ
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为修建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坦赞铁路而耗费了大

量资金并有许多人为此而牺牲ꎮ 中国共有 ５ 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修建铁

路ꎬ 其中 ６０ 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ꎮ
当前ꎬ 中国加大了参与非洲大陆发展的力度ꎬ 然而走在前列的是那些按

照市场规则运营的跨国公司ꎮ 这些公司关于发展的理念可能与中国领导人在

改革开放之前所持的理念有所不同ꎬ 更加注重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有人指责中国企业在一些非洲国家支持独裁政权、 导致暴力活动加剧和环境

恶化ꎬ 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发展理念上存在争议ꎬ 这些人经常把发展与政治

相挂钩ꎮ

９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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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ꎬ 大国谋求和平与安全的方式不同ꎬ 导致国际组织尤其是联

合国安理会无法应对非洲国家的一些危机ꎮ 例如ꎬ 没有任何国家甚或联合

国安理会对 １９９４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进行干涉ꎮ 而当时在联合国

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法国ꎬ 则完全站在了犯下这一罪行的卢旺达政府的

一边ꎮ
因干涉他国内政并带来灾难性后果而遭到指责后ꎬ 美国似乎希望与非洲

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携手解决冲突ꎮ 非洲区域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表明ꎬ 非洲

各国政府越来越希望采用非洲的方式来解决非洲的问题ꎬ 而这正是中国所倡

导的理念ꎮ 然而ꎬ 从现实情况看ꎬ 非洲区域组织的表现或能力受到了诸多因

素的阻碍ꎮ 其一ꎬ 它们严重依赖于国际援助ꎬ① 这是因为区域组织通常缺乏

“资源、 设备而无法提供关键的服务”ꎮ② 其次ꎬ 这些区域组织经常会在内部

产生分歧ꎬ 因而非洲各国常会就具体问题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ꎮ 就南苏丹当

前的冲突而言ꎬ 美国正在依靠地区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来结束冲突ꎬ 并因此

与中国进行了紧密的合作ꎮ

结　 论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是在伊加特的调解下ꎬ 为结束南苏丹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开始的内战双方签署的协议ꎮ 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ꎬ 由于其某些成员

国之间经常存在分歧ꎬ 伊加特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向交战双方施加足够的压力ꎬ
这也是南苏丹的和平进程无法给平民百姓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原因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南苏丹基尔总统与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马

沙尔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ꎬ 签署了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ꎮ 正如卡塞贾

阿普里 (Ｋａｓａｉｊａ Ａｐｕｕｌｉ) 所言ꎬ 该协议虽在伊加特的协调下得以实施ꎬ 但

由于伊加特缺乏对双方的影响力而难获成功ꎮ③ 事实上ꎬ 有些国家尤其是乌干

达和苏丹具备一定的影响力ꎬ 但由于它们各自支持交战一方ꎬ 因而似乎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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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用这些影响力来推动协议的落实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ꎬ 上述两国对交战

双方的支持已经导致南苏丹和平进程更加复杂ꎬ 因为它们感觉到自己已身心

疲惫而无法全力去推动结束战争与实现和平ꎮ
由此ꎬ 和平进程的失败并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ꎮ 由于从乌干达的穆塞

韦尼总统那里获得了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援助ꎬ 基尔总统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和

美国的威压下才不情愿地签署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的ꎮ 此外ꎬ 在签署协

议的时候ꎬ 他还增加了一些保留条款ꎮ 由于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ꎬ 马沙尔迟

迟不愿返回朱巴ꎬ 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ꎬ 才就任成立的民族团结过渡政

府的第一副总统ꎮ 当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总统府外再次燃起战火后ꎬ 这一政治安排

就此寿终正寝ꎮ 马沙尔宣称忠于总统的军队试图暗杀他ꎬ 而且解除他的第一

副总统职务也是违法的ꎮ
当前的冲突已经给南苏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ꎬ 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杀害或

被迫流离失所ꎮ 如果国际社会无法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ꎬ 将会有上百万

人遭遇饥荒ꎮ 南苏丹经济的继续恶化进一步加重了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ꎮ 由

于石油这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持续遭受暴力冲突的负面影响ꎬ 而且全球油价

一路走低ꎬ 南苏丹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ꎮ 在无法实现和平的情况下ꎬ 南苏丹

的经济形势只能是越来越糟糕ꎮ
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ꎬ 授权在南苏丹

首都朱巴部署一支保护部队ꎬ 以协助早已部署在南苏丹的上千名维和人员ꎮ
显而易见ꎬ 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表明ꎬ 单靠伊加特和非盟根本无法推动南苏

丹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ꎮ 全球大国ꎬ 尤其是美国和中国通过向双方施压、
推动调解进程和救助战争受害者的方式介入南苏丹事务ꎬ 将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ꎮ 尽管美国与中国在 ２００５ 年前苏丹内战结束之前鲜有合作ꎬ 但是当前它

们正在携手努力恢复这个麻烦不断的国家的和平ꎮ 事实上ꎬ 这也验证了中美

关系在近年来所形成的新特征ꎬ 即 “摩擦、 竞争与协调、 合作并存”ꎮ① 中美

之间的这种合作与协调ꎬ 很有可能会迫使交战双方重新贯彻落实 «解决南苏

丹冲突协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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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心伯: «新常态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与趋势»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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